
| 网站首页  | 书法所概况 | 新闻资讯 | 东方思想 | 北大书坛 | 燕园书法 | 学者书法 | 海外书法 | 高校书法 | 传统现代后现代 |

| 书法文化 | 研究生园地 | 诗书画印 | 碑帖文房 | 教学招生 | 历代书史 | 书法视频 | 书法各界 | 书法论坛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新闻资讯 

晚辈学人眼中的张中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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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辈学人眼中的张中行先生 

                            
                                               王岳川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润园有四位世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四位老人我都
有幸多次专门拜访过。今天，张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住在医院。我重新

走进冰天雪地的朗润园，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季老当年评价张中行先生

说的话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学术风范 
 

      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

术大家的过程。第一次被边缘化是在“五四”时期，也可以说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先生的文化形

象颇为不佳，他曾成为了余永泽的“原型”。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成了当时保
守、僵化、守旧的代表，与当时激进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当小说拍成电影后传播进了千家万户，

可以说那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形象。但张中行作为一个学者，与当年作家杨沫的分手，据他自

己的说法是在“信与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张中行没有了情爱的羁绊，也不参于是非的争
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被不少人认为是电影中余永泽形象的原形，

但张先生却没有正面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

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经过长期努力和灵魂磨难，他的学术形象

逐渐从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诸多著作成为学界的学术杂家。 
     张老这辈子出了10多本书，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书大抵是文言文翻译方面
的。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为学习古汉语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译技巧，我读了一些

文言文翻译对照本，我发现张先生的翻译最为生动、清晰、准确，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传达车

古文的精神神韵。但是先生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古汉语家，不满足于精通了虚词实词然后把古文章

流畅地翻译出来，而是从国学中的“辞章之学”走入“义理之学”。 
     大抵上说，辞章之学、史传之学、义理之学，即文史哲加起来构成了国学的主体。张先生早期研
究的偏向于辞章之学，但最后他从一个语文家、古典文学家进入更旷阔的思想领域而成为学术大

家。看看他写的书就能理解这一过程：《文言文选读》（合编读本续编》（合编），著作《文言津

逮》、《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与白话》，《诗词读写丛话》，这些大多属于语文和

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又写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顺生论》、《望道杂纂〈顺

生论〉外编》等这些大都是哲学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还出过一些回忆录和散文集。这可谓广

学博识，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入思途径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
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

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

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张先生的《顺生论》讲禅和佛

学，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这个硝烟迭起的世界多一些东方的和谐和平精神。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张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
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他从翻译文言文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有具体

而广博。张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

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四位老人为什么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
先生是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思想家。他们都坚持中国立场，东方身

份，中国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发，就是要用中国身份和立场，为中国的和
平崛起、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做贡献，这也是张老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的文化输出包括，文化信念

的确立，文化形象的修复，文化经典的输出。谈到中国国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说的

是，古文中已相当多地承载了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佛学禅学当然具有人类精神和世界意

义，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绵长的生命力。中国文化输出，首先需要学者们确立中国立场，进而提升
中国眼光，保留自己刚健有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使仍有生命力的东方

文化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世纪老人已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
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张老虽然没有真正

留学但是他研读了很长时间的西学，他们在文化的比较中，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

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们的是，由于历史的灾难和

炼狱使他们在生命的黄金时代中断了研究达十年之久，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重要著作译成英文，或

者拍出美仑美奂的文化片，去培养成千上万的西方学生，形成东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这些工作需

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将使新一代学者继续前行。 
       张老非常珍惜光阴，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学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
不起的。学无边界，由于受现代学科分类的影响，不少学者从事教学开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点东

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张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领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领域包括印度古代语言文

学、吐火罗文、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学、比较

文学及民间文学等；而张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汉语、古文翻译学、中国文学、书法艺术、佛学、禅

学、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拓展，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而终成大家。今天我辈学者，应该象

这些世纪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领域，尽可能打通中西，否则只守着自己狭小的领域只

能成为专门家。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

厚以崇礼”。大抵张中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在“未名四老“当中，张先生走路最轻最迟缓，语言也最

少。也许因为，第一他没有“洋”博士学位，第二他没有“土”博士学位，他只是跟随导师胡适之先生
做些保存国故的工作。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张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在中

国文人的光谱上，编辑和教授是有些差异的。一般认为，编辑编审主要看别人的稿子，替别人修饰

语言，出版发行是其日常工作；而教授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内在生命语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创造新

的理论和思想框架，大致属于创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编辑中的大学问家实不少见，如张中行先

生、周振甫先生等皆为大家。 
      张老和季羡林老人很要好，他们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讷而忠厚，不善言谈，但谈起学问来却一
针见血，用一句话就能把事情的本质揭示出来。中行老人和季羡林老人差不多，穿着极为朴素，在

他的衣服上有时候能看见饭渍或者是茶叶的痕迹。张先生非常节省，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虽然

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见到好书时买书却是不遗余力。张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炯炯

有神，也不象三松堂冯友兰先生的美髯飘动，也不类似季羡林老人自比荷花— —季荷的高洁，中行
老人则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静静盛开飘着淡香的槐花。 
      20世纪末，张先生以近90岁的高龄为学生们讲“孑民论坛”讲座，声音细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宽

厚仁慈地评介历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讲的大约已经没几位了，张先生本人

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活传记活字典。风烛残年的他来的教室给莘莘学子讲“过去的故事”，而不去



谈他的《顺生论》，不去谈古文翻译，而讲北大老学者的学问人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襟抱，几

代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独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在烛已见跋时，把自己一生精神

财富和中国学问的道统学统在绵长的话语中传给后辈。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润园，季羡林先生都对我说：“张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几乎
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见上一面，有的时候停下来聊几句，有的时候打个手势，有的时候四目相

对，互相看看点点头，有些时候遇到大的问题，两人站着或者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可以谈上一两个小

时，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关系十分亲近，张中行
老人搬家了，季羡林老人很忧伤地说，邓广铭先生走了，张中行先生搬了，我很伤心。由此可见他

对张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评价之高。如今，仍在301医院治病的季羡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经辞
世，当不知有多么悲凉伤怀。 
     张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辞别先生而他目送我走远时的那慈祥而苍凉的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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